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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
　
郑传寅

摘　要：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比道教剧少，而且，当时政治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缺位，这
与藏传佛教大多在宫廷活动而且不用汉语、杂剧作家大多为汉人有关。元杂剧中的佛教
剧主要表现禅宗南宗曹洞、临济两个支派的生活，这与当时汉地的佛教生态大体一致。元
杂剧佛教剧面向世俗大众，具有鲜明的游戏品格。
关键词：元杂剧；佛教；戏曲

元代既有佛教、道教，还有也里可温教、回回教，此外还有白莲教、明教等民间宗教。
宗教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有巨大影响，对当时文化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只
有佛道二教在元代戏曲中留下过较深的印痕。就佛道二教而言，道教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又远胜于佛教。

一、藏传佛教在元佛教剧中缺位

元代佛教的地位高于道教，但元皇室所尊崇的主要是藏传佛教。元代统治者一方面
认识到必须以汉人之法来治理汉人，一方面又对汉儒文化心怀疑忌，故一反中国历代皇帝
以儒生为“帝师”的做法，以喇嘛为“帝师”，这使得元代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有了较高
的政治地位。
封为“帝师”的喇嘛不只是帝王的政治顾问和祭司，“辅治国政”，主持宗庙和皇室的祭

仪，而且也是统领全国佛教的“法王”。元代的藏传佛教以萨迦派最为活跃，与元皇室的关
系也最为密切。元代共有１４位喇嘛被封为“帝师”，这些“帝师”均为萨迦派中人。
元朝奉佛，极尽奢华，耗费巨大①。一年之中皇室的礼佛祝祷活动可以多达五六百次

之多，一次活动所集中的僧人可多达数万人之众，有的活动持续的时间可达数年之久。例
如，泰定元年二月初三，泰定帝为超度其亡父显宗，“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山寺，曰星吉思吃
剌，曰阔儿鲁弗卜，曰水朵儿麻，曰飒间卜里喃家，经僧四十人，三年乃罢”。二月初八，“作
佛事，命僧百八人及倡优百戏，导帝师游京城。”②至元二十二年，“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
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③至元二十七年，“是岁……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坐静于万寿山
厚载门、茶罕脑儿、圣寿万安寺、桓州南屏庵、双泉等所，凡七十二会。”④大德、泰定年间，
此类活动的次数翻了好几番。“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
年，再立功德使司，积五百有余，今年亦增其目，明年即指为例，已倍四之上已。僧徒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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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不但给当时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连明代人都自叹不如。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有言：
“故元奉佛尤甚，其奢僭至无等，本朝大为之节制。”
《元史》卷二十九《本纪第二十九·泰定帝一》，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４３５页。
《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世祖十》，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０页。
《元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世祖十三》，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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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干近侍，买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请，增修布施莽斋，自称特奉、传奉，所司不敢较问，供给恐后……
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①“延祐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
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

自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余。僧徒贪利无已，

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较之大德，不知几倍。”②这些记载所涉及的还仅仅
是内廷佛事，上有好之，下必效之，有元一代———特别是其中后期，整个社会一直笼罩在求神拜佛的烟雾
之中。

但元杂剧中的佛教剧却非常之少。在现存元杂剧中，道教剧有２０多部，出现了以写“神仙剧”闻名
于世的“马神仙”———马致远。佛教剧却只有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记》，吴昌龄的《花间四友东坡梦》，

李寿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武汉臣的《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元末明初刘君锡的《庞居士误放来生债》，

无名氏的《观音菩萨鱼篮记》等６部③，其中，《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着力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但在佛教生
活图景描写上却着墨不多。另外，关汉卿的《山神庙裴度还带》，郑廷玉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无名氏
的《崔府君断冤家债主》④，虽有佛教成分，但道教成分也不少，不是单纯的佛教剧。元杂剧佛教剧所反
映的佛教生活几乎与藏传佛教无关。现存剧本中虽偶尔出现“活佛”之称谓⑤，但未见喇嘛———在元代
地位显赫的“帝师”的身影。在现实生活中，由“西番僧”所主持的皇室的佛事活动非常频繁，但却没有成
为元杂剧作家的描写对象。

藏传佛教在元杂剧中的缺位，与藏传佛教主要在元皇室活动，汉地民间对其了解不够深入的状况有
关。藏传佛教虽传至内地许多地方，对汉地佛教产生了影响，但并未因其“国教”之殊遇而成“一统天
下”。元朝汉地佛教仍以融合了净土学说、净禅兼修的禅宗为主———北方主要是曹洞宗，南方主要是临
济宗。天台宗和华严宗呈衰落之势，但也各有自己的一小块地盘，前者在浙江杭州、天台山一带活动，后
者以山西的五台山为“根据地”。华严宗支派之一的白云宗在浙江杭州路一带亦有一定影响。这三个宗
派也都受到净土宗的渗透和影响，兼修“念佛法门”。

藏传佛教在元杂剧中的缺位，还与内地的藏传佛教活动使用的不是汉语有关。《元史·释老志》记录
了元皇室佛教部分法事、咒语、经书“名目”，这些“名目”如不加翻译，恐怕多数汉人根本就不知其为何物。

若岁时祝釐祷祠之常，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镇雷阿蓝纳四，华言庆赞也。有曰
亦思满蓝，华言药师坛也。有曰搠思串卜，华言护城也。有曰朵儿禅，华言大施食也。有曰朵
儿只列朵四，华言美妙金刚回遮施食也。⑥

语言不通的汉地杂剧作家描写藏传佛教的生活图景显然并非易事。

二、元代佛教剧主要描写禅宗生活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是对汉地佛教———而且主要是禅、净二宗的艺术呈现，出家苦修、因果报应
是其主旨。上述为数不多的佛教剧可以分为度人出家的度脱剧和宣扬因果报应的果报剧两个类别，其中，

度脱剧占多数。剧作中的僧侣往往把习禅与念佛统一起来，昭示了金元之世佛教生活禅净合一的现状。
引度俗众出家修行是佛教争取信众、壮大僧团的主要措施，也是佛教引导信众“出离生死”之教义的

具体运用，故大小乘均皆主张。但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将出家分为“身出家”与“心出家”，对“身出
家”———摆脱财产地位、妻子儿女的牵累，远离喧嚣的世间，到深山野谷修行，虽然也重视，但更重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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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二·张珪》，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２７页。
《元史》卷二百二《列传第八十九·释老》，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３０２５页。
有明内府本，《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均无著录，属元属明尚难断定，但《全元戏曲》将其收入第八卷，其《剧目说
明》有言：“该剧关目顺畅，曲词文雅，似出元人手笔……剧本无明人创作的痕迹。”从之。
脉望馆本题郑廷玉撰，但《元曲选》本未题撰人，依《元曲选》本。
“活佛”是汉语对藏传佛教“转世者”的俗称，藏语作“朱毕古”。“转世活佛”信仰或许由来已久，也许元代以前这一信仰就已传入
汉地，《宋史·包恢传》载，台州妖僧曾自称“活佛”，但作为一种制度则是明代中后期才有的。元杂剧中的“活佛”一词大多出现在
宾白中，其传本大多是明改本，因此，“活佛”一词有可能是明人所添加。
《元史》卷二百二《列传第八十九·释老》，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３０２４～３０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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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了达“色心相空”之旨，心离五欲，发“菩提心”，修“利他行”。大乘佛教经典《宝积经》批评“身
出家”而心在俗者说：“住空闲处，独无等侣，离众愦闹，身离五欲而心不舍……死得生天，又为天上五欲
所缚。从天上没，亦不得脱于四恶道。”①禅宗经典《维摩诘所说经》指出：“忆我往昔，曾于林中，宴坐树
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注释
曰：“身心于三界中，不为三界烦恼所缚，而能超出于三界。但这不是离群独居，在静地身心一动也不动。

因为这只是形式上的，如人在清净的地方，而心仍在世俗的名利上移，那是没有用的。”②由此可见，不管
身在何处，只要“心出家”便可摆脱恶道，如果身在净静之地，但心存世俗之想，是无法修成正果的。元杂
剧中的佛教度脱剧正是以禅宗的这一出家思想为立足点的。试以《布袋和尚忍字记》为例来加以说明。

《布袋和尚忍字记》中的刘均佐有娇妻幼子，而且是汴梁城中“巨富的财主”，但他是典型的“看钱
奴”：“若使一贯钱呵，便是挑我身上肉一般……我平日不是个慈悲人。”③身为凤翔府岳林寺住持的布袋
和尚前去度他出家，被断然拒绝。由伏虎禅师幻化的乞丐刘九儿去讨要一贯钱，刘均佐不给还推了刘九
儿一掌，致其毙命，有命案在身的刘均佐被迫答应出家。布袋和尚救活了刘九儿，刘均佐反悔说：“师父
可怜见，我怎生便舍的这家业田产、娇妻幼子？您徒弟则在后园结一草庵，在家出家。”从此，刘均佐焚香
念佛，每日三顿素斋，成了“草庵中无忧无虑的僧家”，然而，他“身离五欲而心不舍”，听说妻子“与人饮酒
作伴”，怒从心头起，手提厨刀扑向帐幔“捉奸”，结果发现只有布袋和尚独坐帐幔。布袋和尚再次劝其出
家，刘均佐说，“争奈万贯家缘，娇妻幼子，无人掌管。”布袋和尚把刘均佐的家产和家人托付给他人后，刘
均佐终于跟布袋和尚到岳林寺当了和尚。但刘均佐身在佛寺，心系家乡，三个月后，他还俗回汴梁老家，

发现自己已成祖爷爷，这才相信出家念佛可以不老———“跟师父去了三个月，尘世间可早百十余年”。他
这才醒悟，一心向佛。刘均佐感叹道：“不争俺这一回还了俗，却原来倒做了佛。想当初出家本为逃灾
祸，又谁知在家也得成正果。”刘均佐的这一经历正是禅宗出家思想的体现———只要心离五欲，在家一样
可以成正果。
元杂剧中的佛教度脱剧主要描写的是禅宗生活，但同时又显示了禅净合流的倾向，这与金元之世的

佛教生态是大体一致的。试以《布袋和尚忍字记》和《月明和尚度柳翠》为例来加以说明。
《布袋和尚忍字记》中的僧人有禅、净兼修的鲜明特色。均佐的出家之所亦即布袋和尚所在的寺

庙———汴梁岳林寺，乃是禅宗南宗之地，请听其“首座”定慧和尚“自报家门”：“想我佛西来，传二十八祖，

初祖达磨禅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灿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佛门中传
三十六祖，五宗五教正法。是那五宗？是临济宗、云门宗、曹溪宗、法眼宗、沩山宗。”这里描述了禅宗的
历史。从布袋和尚口不离“南无阿弥陀佛”和被其度脱者刘均佐主要以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方式
来修行看，此剧中禅宗的生活图景又是以净土宗为其“底色”的。念佛名号，往生净土，是净土宗最主要
的修持方法之一。

《月明和尚度柳翠》的主人公月明和尚被刻画成禅宗大德，他对禅宗南宗的“家谱”十分熟悉：“想初
祖达摩西至东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个道理，你世上人怎生知道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自从五派禅分，要知根本。西来信，则为这懵懂禅昏，我也曾扯住俺那达摩问。”“我恰
才离了曹溪一指前，又来到佛祖三更后，我则索分开临济晓……”这里所“拈出”的都是禅宗的“符号”，而
且凸显了“禅宗五家”中的两个支派———曹洞宗与临济宗。剧中的“偈”语也多出禅宗南宗的经典。例
如，第四折月明和尚“偈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此语直接引自禅宗南
宗十分重视的经典《金刚经》。以“公案”———前辈僧人的言行以及“话头”来启发“问禅”者的觉悟是禅宗
的突出特点，《月明和尚度柳翠》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第四折就以“为甚和尚快吃酪？”、“和尚从
来好吃茶”、“这人摇了那人摇”的扇子等“话头”和多桩“法门老比丘”等不寻常的“公案”来传达“禅意”。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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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积经》，载《佛经精华》，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２２页。
《维摩诘所说经》，载《禅宗三经》，巴蜀书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１１～３１７页。
郑廷玉：《布袋和尚忍字记》，载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３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６８８～２６９６页。下引元杂剧文字未注
明出处者均据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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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以六朝齐梁间从北印度来洛阳的菩提达摩为初祖，传至六祖慧能，是为南宗。宋元以来南宗的影响
远胜神秀所开创的北宗，形成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派”，其中，临济、曹洞二宗稍盛。曹洞宗在
金元之世对我国北方有较大影响，此宗传人雪庭福裕受到元皇室器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曾命其“总
领佛教”。临济宗主要在南方活动，但在北方的海云印简系传人也与元皇室有联系。此剧描绘的主要是
这两个门派———特别是临济宗的生活图景。
从功能上看，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着眼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对不良世风进行了批判，透露出“救

世”情怀与世俗品格，这也正是禅宗的特色。“无量众苦，皆得解脱，如来有如是等无量神力，利安众
生。”①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简化修习方式，便于大众进入“佛门”，而且力图净化世道人心，世俗化倾
向越来越明显。这对元杂剧佛教剧的选材、题旨有明显影响。
流播于西方的基督教虽然也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但它以人与神的关系为主要关注点，信仰上帝、个

体灵魂得救是其要旨，因此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剧大多以调整人神关系为主，着力宣扬上帝信仰；佛教虽
然也关注神与人的关系，在佛教典籍中不信鬼神遭报应的故事并不少见，但它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关
注点，慈悲为怀、护济众生是佛教之要旨。禅宗不但保留了这一特色，而且有所发扬。
元杂剧中有些剧目含有调整人神关系的内容。例如，在《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周荣祖的父亲拆毁

佛院，取其木石砖瓦修自家房屋，结果不但自己得病而亡，其子周荣祖也得了报应———应举落第，先人留
下的一槽金银被人挖走，因衣食无着被迫卖掉独子。但即使是含有调整人神关系内容的剧作，其主旨也
并不在此，《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的主旨在于鞭挞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其主旨还是在于调整人与人的关
系。现存元杂剧中没有纯粹以调整人神关系为主旨的剧目，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剧目则是大量的，上面
所列举的佛教剧大多是以救世为目的的。例如，《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散家财天
赐老生儿》等剧作以宣扬安贫守命、舍财免灾的处世之道为主旨。这几部剧作的主人公都不是穷人，但
他们不但不肯救济穷人，而且还曾瞒心昧己，拼命地搜刮财富。这说明元代剧作家是从民间立场出发来
讨伐为富不仁者的，有针砭时弊、整肃世风的积极意义。

三、元代佛教剧的游戏品格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虽然大多以张扬宗教教义为主旨，而且“布道”的热情较高，但多数剧作在“布道”
时并非板着面孔说教，而是刻意追求游戏性———特别是笑乐效果，其中有些剧目———如《花间四友东坡
梦》、《月明和尚度柳翠》、《观音菩萨鱼篮记》等甚至采用了类似今天的“戏说”手法来刻画人所共知的著
名僧侣或神灵，这使得戏曲中的宗教剧不但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所掌控的宗教剧迥然不同，而且与东方周
边国家的宗教剧相比，也特色独具。例如，日本能乐中的宗教剧主要在武士幕府的各类仪式———特别是
宗教仪式上上演，因此，大多显得庄严肃穆，少有笑乐因子。印度梵剧中的宗教剧———如《弥勒会见记》
等也不具备游戏品格。

（一）剧情建构的游戏性
元代佛教剧的剧情多数具有神奇怪诞、不可逆料的特点。例如，《布袋和尚忍字记》中刘均佐生日，

被他所救的“义弟”刘均佑置办酒席为其贺寿，布袋和尚前来化斋，同时提出要一张纸传授大乘佛法。刘
均佐悭吝异常，不予，于是布袋和尚在其手上写一“忍”字后隐身。这本来已经很神奇了，更神奇的是：刘
均佐手上的“忍”字越洗越清晰，越洗越多，以致其儿女的额头上都有。刘均佐不能“忍”，推了侮骂他的
乞儿一把，乞儿竟倒地身亡，刘均佐正在为此吓得魂不附体，布袋和尚突然来到，轻而易举地救活了乞
儿。儿子跑来告诉刘均佐：母亲正与刘均佑“饮酒做伴”，均佐到厨房抓起一把刀去捉奸，可只见布袋和
尚一人坐在帐幔里，布袋和尚让刘均佐“忍”，刘均佐手上的刀把子印满了“忍”字。俗念难除的刘均佐到
岳林寺出家三个月后还俗，但“尘世间可早百十余年”，孙子刘荣祖已经八十多岁，家里没人认识他，最后
凭双方手上洗不掉的“忍”字相认……越出正常生活轨道、不可测度的剧情吸引力必然很强。

·８８·

①《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载《禅宗三经》，巴蜀书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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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中的转世投胎、梦游地府的情节构架富有强烈的神奇色彩，张善友的两个儿
子，一个勤俭兴家以赎前世偷盗之罪孽，一个破财败家以索前世之债务的人物设计，富有很强的喜剧性。

《观音菩萨鱼篮记》中的观音菩萨奉命去度脱贪恋荣华富贵的洛阳府尹张无尽，她幻化为“十分有颜
色”的渔妇到街上卖鱼，不曾娶妻的张无尽一见便情为所迷，问她是否愿意嫁人。渔妇说，想要嫁人可没
有人愿意娶我！求之不得的张无尽说：“与我做个夫人如何？”“渔妇”立即就跟张无尽回家饮酒。四大菩
萨中的文殊、普贤则幻化为唐代天台山疯癫僧人寒山、拾得，而且自称是“渔妇”的兄弟，他们来到张无尽
家中吃酒吃得“剌塌醉”，张无尽一口一个“舅子”地呼唤他们。张无尽一心想要“锦帐效绸缪”，而身为
“夫人”的观音牢记自己的使命，始终“不肯效鸾凤”，张无尽既无法让她随顺，又舍不得赶她走，于是就罚
她到磨房中去磨麦子，十担麦子要限时磨完，否则就要挨打。“夫人”不但不推磨，反而在磨房里睡着了
……剧情的展开建立在宗教逻辑的基础之上，难以逆料，饶有兴味。

（二）形象刻画的游戏性
元代佛教剧中的人物有不少是具有喜剧性格的，无论是外在的造型还是内在的性格都具有较强的

吸引力，剧作着力刻画的宗教圣徒和其他人物大多具有“疯”、“癫”、“泼”、“乖张”、“傻”的喜剧性格，而且
有的扮相奇特。试以布袋和尚为例加以说明。

《布袋和尚忍字记》中的布袋和尚既有奇特的扮相，又具有鲜明的喜剧性格。
布袋和尚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据佛教典籍记载，他经常以杖挑一布袋入市行乞，出语无定，随

处寝卧，边走边唱，形似疯癫①，后世传为弥勒转世。《布袋和尚忍字记》中的布袋和尚也是一个出语滑
稽的胖和尚，一出场就会把观众逗乐。

［刘均佑见正末笑云］哥哥，笑杀我也。［正末云］兄弟，你为何这般笑？［刘均佑云］哥哥，
你说我笑？你出门去见了，你也笑。［正末云］我试看去。［见科］［布袋云］刘均佐看财奴。［正
末笑科，云］哎呀，好个胖和尚，笑杀我也。［布袋云］你笑谁哩？［正末云］我笑你哩。［布袋念
偈云］刘均佐，你笑我无，我笑你有。无常到来，大家空手。［正末云］兄弟，笑杀我也。这和尚
吃甚么来，这般胖那？［唱］

［油葫芦］猛可里抬头把他观觑了，将我来险笑倒。［布袋云］婴儿姹女，休离了左右也。
［正末唱］引着些小男小女将他厮搬调。［云］他这般胖呵，我猜着他也，［唱］莫不是香积橱做的
斋食好？［布袋云］你斋我一斋。［正末唱］更和那善人家斋得禅僧饱？他腰围有篓来粗，肚皮
有三尺高。便有那骆驼白象青狮豹，［布袋云］要那骆驼白象青狮豹做甚么？［正末唱］敢可也
被你压折腰！

布袋和尚富有喜剧性格———“癫”，而且又特肥胖，仅凭这两点就足以把观众抓住，可见张扬佛教要
旨———“忍辱”的宗教剧原本也是颇有观赏性的。
再如，《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以张扬因果报应为主旨，促使剧中人张善友“觉悟”的关键在于崔府君让

他梦游阴曹地府。张善友在鬼力的监押下见到了阎君，而且目睹了森罗殿的恶鬼能神、刀山剑岭，又见
到了被拘押在酆都鬼城受苦的浑家和在地狱里的两个孩儿。可是，此剧并不给人以恐惧感，也不枯燥，
而是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这与其喜剧性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关。请看剧作对张善友两个儿子的刻画：
剧作赞扬乞僧的勤俭，对于他的悭吝苦剋则又进行戏谑调弄。乞僧用自己的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终

于“填还”了前生偷盗的债务，即将一命归阴，剧作这样描写乞僧得病的原因：
［杂当报云］爹爹，大哥发昏哩！［正末云］既然大哥发昏，小的跟着，我看大哥去来。［同

下］［大旦扶乞僧同卜儿上，乞僧云］娘也，我死也。［卜儿云］大哥，你精细着。［乞僧云］我这病
觑天远入地近，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卜儿云］孩儿，你这病可怎生就沉重了也？［乞僧云］娘
也，我这病你不知道，我当日在解典库门前，适值那卖烧羊肉的走过，我见了这香喷喷的羊肉，
待想一块儿吃，我问他多少钞一斤，他道两贯钞一斤，我可怎生舍的那两贯钞买吃？我去那羊

·９８·

①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载《北京图书馆古迹珍本丛刊》（７７）子部释家类，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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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上将两只手捏了两把，我推嫌羊瘦，不曾买去了，我却袖那两手肥油，到家里盛将饭来，我就
那一只手上油舔几口，吃了一碗饭。我一顿吃了五碗饭，吃得饱饱儿了，我便磕睡去，留着一只
手上油，待吃晌午饭。不想我睡着了，漏着这只手，却走将一个狗来，把我这只手上油都吮干净
了，则那一口气就气成我这病……
剧作对前来张善友家“讨债”的败家子福僧（张二舍）的刻画主要使用戏弄和夸张手法，同样也赋予

剧作以鲜明的游戏品格。福僧领着两个“胡朋怪友”来到家中，恰逢哥哥乞僧刚去世：
［柳净云］小哥，说你哥哥死了，到家中看有甚么东西，你拿与俺两个拿着先走。［福僧云］

说的是。你跟将我来，拿着壶瓶台盏便走，我可无眼泪，怎么啼哭？［柳净云］我手帕角头都是
生姜汁浸的，你拿去眼睛边一抹，那眼泪就尿也似流将出来。［做递砌末，福僧哭科，云］我那哥
哥也，你一文不使，半文不用，可不干死了你！我那爹也，你不偏向我那哥哥也。我那娘也，你
如今只有的我一个也。我那嫂嫂也，我那老婆也。［做怒科，云］怎生没个睬我的？看起来我是
傻厮那！

可以想见，旨在张扬因果报应思想的《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一剧其实并不沉闷枯燥，而是有很强的笑乐效
果的。
此外，《花间四友东坡梦》中的佛印和尚和苏轼，《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的贾仁，《月明和尚度柳翠》

中的月明和尚和柳翠等诸多人物都不同程度的具有喜剧性格。他们的登场使宣扬宗教的剧作同时也具
有了鲜明的游戏品格。
由此可知，元代佛教剧虽然有丰富的宗教蕴涵，“布道”热情较高，但它们和非宗教剧一样，也是面向

市井的娱乐消费品。
元代佛教剧多以“疯”、“癫”、“狂”之僧人造笑的手法也被明清戏曲所继承，明清两代的佛教剧同样

具有很强的游戏性，其中的僧人大多具有“醉”、“癫”、“狂”、“疯”、“痴”的喜剧性格。例如，屠隆的《昙花
记》旨在“以传奇语阐佛理”，作者告诫人们，如果“直以戏视之，则亵矣”，要求“登场者与观场者并斋戒为
之”①，可见其宗教品格之鲜明，然而也绝非始终板着面孔说教。剧中有一僧、一道同时去度脱木清泰，
外扮的西天祖师宾头庐是“醉僧”，末扮的蓬莱仙客山玄卿是“风魔道人”。因为有这两个喜剧人物登场，
剧作同样具有较鲜明的游戏品格。明末清初张大复的《醉菩提》以“撕狗肉供菩萨，寻老道抢锅巴，禅床
上撒尿撒屎，偷经典当酒当肉，闷来劈碎斋饭桶，夜来吐酒污香炉”②的“醉癫”道济和尚为主人公，具有
很强的游戏性。

　●作者简介：郑传寅，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责任编辑：何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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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一衲道人：《昙花记·序》，载《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二，齐鲁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１２页。
张大复：《醉菩提》，载《古本戏曲丛刊》第３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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